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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和“胡

萝卜加大棒”一直是美国与拉丁

美洲关系中很具代表性的两句评述，

前者体现了拉美国家对自身地缘关系

的无奈感慨，后者则是美国对拉美政

策的惯用思路。特朗普上台后，美拉

关系再一次诠释了上述两种注解。一

方面，特朗普在移民、贸易政策上的

调整思路呈现出明显的趋紧态势，很

有可能改变奥巴马时期美拉关系逐步

改善的走势。另一方面，特殊的地缘

关系以及拉美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

使得拉美成为受“特朗普新政”冲击

最明显的地区。尤其是对墨西哥而言，

特朗普提出的“修建边境隔离墙”“重

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制造

业回归”“加征墨西哥商品关税”等政

策主张呈现出步步紧逼的压迫态势。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外交试水

已经引起拉美主要国家之间的联动。

2 月 6 日，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致电墨

西哥总统涅托，讨论深化南方共同市

场（简称“南共市”）与墨西哥之间

的合作；2 月 7 日，马克里出访巴西，

与巴西总统特梅尔着重商讨强化双边

“特朗普冲击波”下的拉美政策应对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在移民、贸易政策上的调整思路呈现出明显的趋紧态势，而特殊
的地缘关系以及拉美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使得拉美成为受“特朗普新政”冲击最明显的地
区。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利影响，拉美主要大国在聚焦本地区内部市场的同
时，也开始探索加快跨区域合作的节奏，尽可能地对冲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拉美
经济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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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加强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

（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

之间的整合，尤其是与墨西哥之间的

合作。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后，墨西哥和阿根廷、巴西南美两国

在外交上呈现出“向北”和“向南”

两种不同轨迹，交集甚少，而如今拉

美三大国的“桃园结义”无疑是针对

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顺势求变，这

有可能给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带

来新的变化。

特朗普外交“新政”

对拉美的冲击

“反全球化”是特朗普政策理念

的核心要素，在对外政策中反映在他

多次强调的“抵制非法移民”“反对

自由贸易”“制造业回归美国”等口

号上。要理解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拉

美的冲击，有必要复原当前美拉关系

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美国在经贸层面

上对拉美国家的重要含义。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特朗普

的政策导向与当前拉美“强化对美关

系”的政治意愿之间存在明显“错位”。

最近两年来，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发生

了重要变化，曾经席卷几乎整个拉美

大陆的“粉红浪潮”逐步褪色，拉美

左派的影响力明显萎缩，中右翼政党

成为拉美政治生态中的主导力量。在

这场“左右轮替”的政治变局中，右

翼执政的国家都对此前左翼主政时期

的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调整 ：一方面

主推市场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 ；另

一方面淡化过去 20 年来该地区“南

南合作”的外交色彩，主张“实现南

北平衡”的外交思路。从对外关系层

面来看，拉美右翼政府均选择美国作

为优先合作伙伴。其逻辑在于 ：第

一，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的下行，拉

美希望搭乘美国经济复苏的“便车”，

尽快解决自身经济衰退问题，从而巩

固右翼的执政地位 ；第二，在拉美左

派主政的周期里，拉美一体化以及拉

美跨区域合作取得了较大突破，相比

之下，美拉之间的合作亮点不多。正

因为如此，美国成为拉美右翼政府在

对外关系方面的重要“增量项”。事

实也证明，美拉关系在 2016 年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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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明显的“回暖”现象。2016 年

3 月，奥巴马出访阿根廷，这也是近

20年来美国总统对阿根廷的首次正式

访问，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做出了“重

塑传统友好关系”的表态 ；2016 年

4 月，在巴西众议院通过罗塞芙弹劾

议案后，特梅尔委托出访美国的盟党

（社会民主党）参议员阿洛伊西奥·努

内斯向美国传递“巴西外交调整”的

信号，表示“巴西要改变与新兴国家

集团结盟的策略，密切与美国的合作

关系”。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提

出的制造业回归、重新评估自由贸易

协定、限制移民等主张与拉美国家对

美国的利益诉求存在着明显错位，美

拉关系在利益衔接上面临巨大障碍，

在这种局面下，部分拉美国家（尤其

是右翼政府）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

行“再调整”。与此同时，特朗普退

出 TPP 的决定，也使得墨西哥、智利、

秘鲁等环亚太拉美国家重新调整各自

的对外经贸合作战略，客观上也增加

了这些国家的外交谈判成本。

其次，从经贸层面来看，特朗普

新政很有可能使当前本已低迷的拉美

经济“雪上加霜”。自 2010 年以来，

拉美地区经济已经历了连续六年的衰

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南美

主要国家的经济状况更为堪忧，经济

治理成效已成为影响拉美部分国家政

局稳定的重要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

尽管拉美国家不断推进贸易和外资来

源多元化，但美国依然是影响拉美经

济的重要外部变量。2014 年，拉美与

美国的贸易额为 8441 亿美元，约为

当年中拉贸易的 3.2 倍，而美墨双边

贸易便占到了美拉贸易总额的 63%，

而美墨贸易占墨西哥外贸的比重甚至

超过了 80%，美国占墨西哥境内外

资的比重超过了 50%。因此，特朗

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对墨西哥经

济造成重创。秘鲁、智利、哥伦比亚

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等 11 个拉美国

家，由于已经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

协定，且美国都是这些国家出口的核

心市场，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也将影

响这些国家的经济走势。巴西、阿根

廷的情况与墨西哥存在较大差异，根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美问题专家马

科斯·特洛吉的分析，巴、阿两国是

拉美地区受特朗普政策影响最小的国

2017年1月11日，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前）表示，墨西哥决不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修建的两国边境墙埋单。

图为培尼亚出席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外国驻墨大使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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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朗普的贸易主张针对的主要是

墨西哥和中国，因为“美国与中、墨

两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相反，

美国在与巴西的贸易中基本处于顺差

水平。尽管如此，美国分别是巴西、

阿根廷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特

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将对南美两

国的外贸形成较大的冲击。另外，如

特朗普提出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得

到落实，不仅将恶化拉美国家的就业

状况，而且可能加剧拉美大国的“去

工业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的问

题，进而增加拉美国家实现产业升级

的难度。再有，拉美裔美国人的侨汇

对拉美经济（尤其是拉美小国）也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根据皮尤

研究中心的调查，拉丁裔美国人目前

的数量达到了 5700 万，而拉美每年

从美国获得的侨汇收入约为 650 亿美

元，如特朗普对移民侨汇采取收紧的

做法，拉美部分国家的经济也将面临

冲击。

拉美国家的应对思路

从特朗普胜选到其就任前夕，拉

美国家基本采取的是“观望”做法，

政府表态多从选举时“特朗普当选是

噩梦”转变为“希望与美国关系不受

影响”。而当特朗普签署退出 TPP 和

启动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等行政命令

后，拉美主要国家开始真正筹划应对

特朗普新政的策略，其中，阿根廷、

巴西、墨西哥拉美三大国之间的互动

尤其备受关注，在聚焦本地区内部市

场的同时，拉美也开始探索加快跨区

域合作的节奏，尽可能地对冲特朗普

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拉美经济的负

面影响。

一、深化拉美内部合作，挖掘本

地区市场的潜力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拉美主要国

家领导人之间的协商频率明显提速。

除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拉美三大国

之间的互动之外，2 月 12 日，阿根廷

总统马克里还访问了智利，两国总统

会晤的重点非常明确，就是强化南共

市与太平洋联盟的合作，拉美两大区

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由

此被正式提上日程。事实上，2016 年

6 月，太平洋联盟第九届首脑峰会上

才首次提到“加强同南共市的对话”，

毫无疑问，特朗普对拉美政策的调整

是这一进程加速推进的重要因素。甚

至可以说，特朗普的出现使拉美一体

化的发展轨迹存在“反转”的可能。

第一，从地区战略导向来看，南、北

美由“分化”趋于“融合”。自《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拉美”

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缘政治含义逐渐弱

化，取而代之的是南美洲、环亚太地

区、安第斯、加勒比、北美洲等次区

域概念，其中，墨西哥充分融入了以

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生产链，并充分享

受到了北美自由贸易释放的经济红

利。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巴西和阿根

廷坚持将“整合南美”至于外交的优

先位置，尤其是在拉美左派主政的十

余年时间里，政治上的趋同性远强于

经贸层面上的整合，诸如南美洲国家

联盟、南美洲防务委员会、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甚至是南共市，均具有这

种明显色彩。正由于此，墨西哥的“拉

美身份”受到了地区邻国（尤其是南

美洲国家）的质疑，相互之间存在明

显的战略隔阂。然而，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调整促使墨西哥与南美国家在深

化拉美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出了一致性

和主动性，这有可能改变过去二十多

年来拉美“南北分化”的局面。

第二，南共市的内聚力和灵活性

增强，区域合作“碎片化”局面有望

改观。由于成员国的经济体量问题，

南共市既可以发挥“发动机”的作用，

也可能成为“制动阀”式的障碍。自

建成以来，南共市就具有很强的政治

色彩，这一点在美洲自由贸易谈判问

题上尤其体现得充分，加之巴西、阿

根廷自身经济的封闭性和保护主义色

彩，南共市不仅在过去 20 年时间里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整合，区

内贸易基本维持在 20% 的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也未能实现当初“通过南

共市整合南美洲国家”的战略初衷，

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拉美地区

的“碎片化”。比如，南共市成员国（甚

至包括巴西、阿根廷）都曾提出“松

绑单飞”的动议，与域外国家（包括

美国）签订经贸协定，尤其是在巴西、

阿根廷左翼政党执政时期，两国反对

党都猛烈抨击南共市的发展思路，甚

至包括“解散南共市”的表态 ；与此

同时，“太平洋联盟”的成立也体现

出了拉美亚太国家在区域合作思路上

的“脱拉入亚”导向。巴西、阿根廷

两国政府更迭后，南共市融入全球市

场的节奏明显加快，除了提高内部贸

易便利化程度以外，也加快了与欧盟

搁置已久的自由贸易谈判，并且还表

示出了与美国、日本、太平洋联盟成

员国探讨自由贸易的可能性。毫无疑

问，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与巴西、

阿根廷所期待的“开放的美国”形成

了巨大反差，与此同时，美国“终止

TPP”的决定也使拉美环亚太国家缺

乏进一步融入亚太市场的平台，在这

种情况下，“寻找新的市场”成为拉

美多数国家的共同挑战，而南共市目

前体现出来的开放性也为强化拉美经

贸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二、开拓亚洲市场，吸引亚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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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的十余年时间里，

由于亚洲和拉美均处在经济上升阶

段，加之两个地区之间存在天然的经

济互补关系，亚洲与拉美的贸易经历

了快速增长的周期。2000—2015 年，

亚洲与拉美贸易增长了十倍，亚洲

占拉美外贸的比重在 2013 年便达到

了 25%，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商品最重

要的海外市场。在这其中，中国在拉

近亚洲与拉美经贸关系发挥着“火车

头”的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统计，2000—2015 年，中国占拉美

地区总出口的比重从 2% 增至 10%，

占拉美总进口的比重则从 2% 提高到

了 17%，中拉贸易占到了亚洲与拉

美贸易的一半以上，中国已成为拉美

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与此

同时，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

家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

的趋势。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

至 2016 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

存量为 1573.7 亿美元，尤其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达到了 214.6 亿美

元和 298 亿美元，分别增长 67% 和

39%。拉美不仅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第

二大地区，中国也成为拉美地区重要

的投资来源国。而根据联合国拉美经

委会的统计，2005—2014 年，日本在

拉美的直接投资超过了 1100 亿美元，

2003—2012 年，韩国在拉美的投资从

40 亿增至 270 亿美元。正因为如此，

“中国机遇”和“太平洋意识”成为

当前多数拉美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

量，亚洲在拉美国家外交中的地位显

著上升。比如，连接亚太市场的“两

洋铁路”和“尼加拉瓜大运河”两个

项目在拉美备受关注，而秘鲁、智利

等环亚太国家都表达了“在拉美和亚

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意愿。随着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收紧以及美国

资本可能出现的“回归”，拉美“朝

亚洲看”的主观意愿非常强烈。与此

同时，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同

的是，亚洲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

表现出了积极的开放态度，尤其是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

等倡议显示出了中国对于跨区域合作

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明态度，而针对拉

美地区的“第二份政策白皮书”以及

设立的多项双边和多边合作基金也表

明了中方深化中拉合作的意愿。由此

可以看出，从政策导向来看，拉美与

亚洲在节奏上保持一致。如此对比，

可以形象地说，特朗普给拉美“关上

了门”，而亚洲却为拉美“打开了一

扇窗”。从趋势来看，拉美与亚洲国

家的经贸关系有可能面临重大转机，

其中不排除部分拉美国家与中国、日

本、韩国、东盟签署更广泛的自由贸

易协定，而且拉美有可能加大开发南

亚和东南亚市场的力度，拓宽自己的

贸易“边疆”。

拉美政策调整效果预评随着拉

美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推进，本地

区国家之间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挖掘空

间。尽管如此，拉美地区要实现有效

的经济整合，尚存在较多的疑问和挑

战 ：第一，墨西哥“向南看”的政策

是应急性的，还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调

整？从目前来看，应急性的政策反应

成分较大，战略调整的迹象不明显，

这有可能成为制约拉美升级区域合作

的最大障碍；第二，拉美“内生性缺陷”

限制地区合作的深度。回顾历史，政

治诉求（尤其是主权）一直是拉美地

区一体化发展的最大动因，同时也掩

盖了该地区“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的内生缺陷。受这两种因素影响，拉

美一体化不是受地区内部产业功能性

配置的驱动，而是迫于外部因素而引

发的政策回应，这不仅会造成“碎片化”

的一体化局面，而且一体化组织的凝

聚力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拉美而言，不管是在出口市场

开发还是在投资获取方面，亚洲的确

存在较大的空间。但是，要实现打开

亚洲市场的目标，拉美国家需要进一

步丰富出口产品种类。从两个地区之

间的贸易结构分析，除墨西哥外，拉

美绝大多数国家对亚洲的出口均是以

资源类产品（包括农产品）为主。相

比之下，美国是拉美大国（巴西和墨

西哥）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市场。从目

前来看，对于拉美工业制成品出口而言，

亚洲很难起到替代美国市场的效果。

总之，针对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出

台的相关政策，拉美国家已经着手制

定应对策略，以对冲美国政策调整对

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重新强

化拉美内部经济的整合，另一方面积

极向亚洲寻找市场和资金。这些调整

更多是基于特朗普上台后美拉关系面

临“下行”的判断，特别是在南共市

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整合问题上，外

因驱动的特点尤其体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特朗普政府对拉美政策目前尚

未完全定型，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态度

还处在观望阶段，相关应对措施也基

本属于可行性探索性质。美国因素是

影响中拉关系的重要变量，但不只是

唯一变量，因此，在分析未来的中拉

关系时，还需要进一步把握拉美国家

对外政策调整轨迹，同时还得分析美

国政策调整下其他变量可能出现的联

动，尤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包括欧

盟等区域组织）与拉美之间的关系走

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

所副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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